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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可言传」开篇的话

硅谷教父 Paul Graham 在他的名篇《市井雄心》当中这样开头：「伟大的城市吸引有抱负的人。在城市里徜徉时，就能感觉得到。城市在通过几百种方式向你传递着信息：你能做得更多；你应该再努力一点。」



职场有类似的效应：你所耳濡目染的职场环境和接触到的同侪成为对你影响最大的人，你所处的环境成就了你。



这正是那句话的职场写照——「你是你身边五个人的平均值」（you're the average of the five people you spend the most time with）。



所以，我们拼命挣扎，只为了能足够幸运，可以挤进那个挂着亮丽牌子的格子间。



幸运的是，我们来到了这样一个知识分享的时代，他们的职场经验，可以被传递，可以被学习。「职」可意会，亦可言传。



LinkedIn（领英）是全球领先的职场社交平台，其中文站内的「领英洞察」是一个专门面向中国职场人的内容专栏。自2015年入华以来，有数百位来自各行各业的职场「意见领袖」们在这里挥洒文墨，感谢他们不吝分享，影响了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专业人士。



今天，我们将这些内容中最精彩的部分通过电子期刊的方式呈现出来，以飨读者。



LinkedIn（领英）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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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kedIn“领英洞察”专栏作者李一诺，是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中国办公室首席代表。之前任职于麦肯锡公司，担任董事合伙人。她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清华大学。





3个娃，麦肯锡到盖茨基金会，奴隶社会还有马甲线！

曾经有个日本女医生的故事刷屏朋友圈，名叫吉田穗波，故事讲了她生了5个孩子全职工作的同时，到哈佛留学，还出了本书的光荣事迹。



我对其中很多说法深有同感，而且其实在以前我的一些文章里也讲过类似的观点。今天也想和大家系统分享一下咱的“中国版励志故事”。



吉田穗波2004年博士毕业，和我一年，所以我想我们大概年龄差的不远。她2005年就有了第一个孩子，我2010年才有，那年我33岁，可以算大龄产妇了。她7年生了5个孩子，我是4年3个。她是2012年有的第五个孩子，我2014年有的第三个，如果要赶上她的速度，鉴于咱起步晚5年，需要在2017年之前再生俩，看来有挑战，估计一定要“认输”了，呵呵。



不过如果“励志”地概括一下俺的经历，也还是可以和日本友人拼一拼的。我从麦肯锡项目经理到副董事，然后从副董事到合伙人这两步晋升，都是大着肚子的。第一次晋升是2009年年底，怀老大7个月，第二次晋升是2011年年底，怀老二3个月。从2009年到2011年两年期间，俺还休了小半年产假，就是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升到了合伙人。另外特别自豪的，是仨宝宝咱都自己喂奶，各喂了8个月，10个月，13个月，越战越勇啊呵呵。后来2014年在老三出来之前10天我和先生华章开始搞“奴隶社会”这个公众号，现在有25万订阅读者。其中俺自己就写了超过五十篇文章。2014年我们也出了一本书，《女神经过》。2015年5月份我换工作，离开麦肯锡，做盖茨基金会中国的负责人，一直全职工作。而且，咱坚持锻炼，现在体重47公斤，还有马甲线，哇咔咔，后面有图有真相。



好，赤裸裸的自我吹嘘完毕，讲讲干货。掌握这几点，你也能做到！吉田穗波讲了10条，我只讲5条，希望好记一点，呵呵。

第一：从“目标”开始，而不是从“限制”开始

我们每个凡人的生活，都有各种各样的限制。我记得上大学的时候有一首歌叫“我想去桂林”，里面说我想去桂林，但是有时间的时候我却没有钱，到有钱的时候却没时间。总之好惨，怎么也去不了桂林。我想我们每个人的人生从某个角度看，都充满了各种局限。大的局限也许是身体病患残疾。但就算是“健康人”也有经济条件，家庭情况，性格特点等各种各样的限制。或者更直接的说，没有人的人生没有限制。



但如果把“限制”作为“起始”条件，你就无形中把选择的空间变狭小。我记得有一次发现一流大学毕业生觉得最好的工作是去中学教书，但选择这条路的原因是因为有编制，有保障，而不是热爱教师这个职业，这就是把“有编制”作为自己的限制，作为自己选择的起始条件，而不是以目标为导向。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生孩子不能做XX了，学理工不能做XX了，不出国不能做XX了，女生不能做XX了。这些限制，其实都经不住深究，对我来讲都是误人子弟的“市井智慧”。英文有一句话，When there is a will, there is a way. 如果以目标为导向，大部分的限制都是扯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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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我们做选择的时候，也是先想我想做什么，成为什么样的人，然后遇到限制，就见山开路，见水搭桥。这个对女性尤其重要，因为我们的“市井智慧”大部分是加给女性的“限制”，找男朋友，结婚，生娃，都成为“限制”。甚至很多年轻女生为了不知道哪年才会生出来的娃，现在就限制自己的选择，真的是很不智的做法。

第二：贪心一点，先把生米煮成熟饭

要贪心一点，就是别觉得“想要”是一件坏事。换个说法就是日本友人分享的要“and”而不是“or”的思维方式。只要不妨碍别人，对自己要求“贪心”一点是件大好事，我又想要孩子，又想要工作，还想要有情趣的生活，那就定这个目标，然后想办法实现。如果自己都不“贪心”地想，那你想要的生活也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



我2013年的时候想学油画，但工作忙，没时间。说放弃太容易了。后来我想，想学就想办法，没时间去上课，就把老师请到家里来。晚上需要陪孩子，就麻烦老师晚上10点来。话说当时我请的老师是中央美院的研究生，一开始他很紧张，一个中年妇女约他晚上10点到家里来是要干啥？！我赶紧解释我老公也在家云云。不过后来因为这个，开始画了人生第一幅油画。后来我想学钢琴，一样的，家里有孩子老人，我能练琴的时候都是夜深人静，咋办？那就买个电子钢琴，带上耳机，谁也不打扰。所以我在三十六七岁的时候竟然学会了钢琴和油画，虽然都很业余，但很快乐也很自豪。“贪心”得到了回报。



实现“贪心”的方式，一个是上面说的目标导向，另外一个就是“先把生米煮成熟饭”。想要孩子，就生一个，然后相信“车到山前必有路”，办法会有的。



很多“高知”的人，喜欢深思熟虑，不准备好不行动，其实这些深思熟虑很多时候是无用功，而且说实话，你永远会感觉自己没有准备好。有两个或以上孩子的妈妈可能都有体会，有第二个孩子的时候，才发现有第一个的时候做的很多功课，很多焦虑和担心，都是无用功。我当然也经常有被孩子搞得抓狂的时候，这时候就想想，姥姥8个孩子，不都搞定了？咱这点问题，肯定能解决，而且退一万步讲，解决不了，可能也不真怎么大不了。所以想要啥，就去做，迈了第一步再看第二步。这种做法其实失败率是不低的，我有很多开始的事不了了之，不过只要不停地在这样做，总有几件事会做成。就好像奴隶社会，其实在做这个之前，我开过博客，还开过英文版博客，都不了了之。不过现在想想，要是早年没动过写东西的心思，有过小行动，奴隶社会也不会开始。所以有米就放锅里煮，说不定有一锅就煮熟了呢。

第三：尽早承认“男人没啥用”

这个说法反和谐社会，不过男同胞先别着急骂我，看完了你就感谢我了。



我觉得作为女人，特别是妈妈，很多时候我们的不满和不快是来自对丈夫的失望。生了孩子之后妈妈恐怕都有顿时变超人的感觉——半夜不论多累，孩子一哭准醒，毫无怨言。喂奶不管多辛苦，都能想各种办法坚持。而且还大量学习各种育儿知识，社会学，心理学，成功学，儿童艺术教育，体育教育，综合素质教育……这还只是起点，更别说孩子上学的各种操心。我原来一篇文章里写过，有孩子之后，感觉家里的工作量从两个人的1+1=2变成2+1=10。老公给力，能力增长20%，变成1.2，剩下的8.8都靠咱了，凭空增长800%，能没有怨言么！



不过话说回来，男人由于没有怀孕生子的生理历程，是很难有潜力大幅度成长的。换位思考一下，我在自己没孩子的时候（可以在某方面等同于男人，俗称“女汉子”），其实不怎么喜欢孩子，也很难想象自己为了孩子成长20%以上。



所以从这个角度想，要降低对老公的要求。如果你觉得“理想”状态是你俩都从1变成5，那你就会一直失望下去，徒增烦恼。因为对男性来说，这反人性，不可能。所以我对好老公的要求，就是第一，理解我支持我，第二，在关于孩子的问题上我指哪他打哪，第三，大事情上拿主意，是我商量的伴儿。



关于如何做到解决1到10的问题，我的方法是：




A）少焦虑，其实10里很多事是自己焦虑而来的。这一点，就把10变成5了。



B）自己从1变成1.8，老公变成1.2，剩下的2，通过帮助来解决，那就是家人帮忙+购买服务。家里有人帮忙是大福气，另外一些事情花钱请人帮忙也解决大问题。



第四：“Work life blend”

我不赞成机械的对立“工作”和“生活”。其实退一步看，工作和生活都是我们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不同路径而已。所以工作不是“十恶不赦”，生活也不是“受害者”。



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觉得"work life divide"特别重要，而且新入职场的人，经常做得特别机械，有的同事搞俩手机，一个工作一个生活。或者坚持周末不查邮件。后来发现，这个其实装B的价值高于实际价值，特别是当你的工作复杂起来以后。其实最终的目的是高效的做好事，并过好生活。在这个前提下，可以非常灵活的安排一天的时间，管理自己的精力。



“下班”的时候如果在状态，打个工作相关的电话或者发个邮件，可能会省去一个不必要的会，为明天省出大把时间。如果你不发这个邮件，脑子里会总想着，反而影响“生活”质量。另外我工作的时候其实也经常“走神”，想想孩子的事，转换一下大脑，也是调节。我们搞奴隶社会，有时候工作里想到了一个话题，在手机上记一下，会成为下一个题目的灵感。所以工作时间长了，感觉最有效的是以全面的自己去面对全面的工作和生活。



方法论上，有两个小经验和大家分享。一个是学来的2分钟规则：如果能够2分钟内处理完的事，就处理掉，哪怕是“非工作时间”。因为你如果看到了，那哪怕你不处理，这件事也会占用你脑子至少两分钟的时间，索性把它处理掉。另外一个是抓大放小，只记大事。小事能记就记，记不住这件事要么会消失，要么会自己通过别的途径回来找你，所以不用担心它们。

第五：反焦虑，找到自己的规律，照顾好自己

其实最浪费时间的事，是无效的焦虑。



我们现在生活里有很多焦虑。做家长之后，可以焦虑的事情更多。我觉得现在所谓的“教育产业”，说的不好听一点，大部分是靠家长的焦虑“创造价值”的。首先给家长灌输各种观点，产生焦虑感，竞争激烈啊，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啊，各种素质要有啊，在未来社会才能立足啊，然后就有各种课程，班，服务，产品，让家长买。然后继续说，孩子要有这啊，要学那啊，然后继续提供产品和服务，如此往复，无穷无尽。其实你买的大部分东西是无用的，大部分班也是浪费时间的。也许在短时间里它们起到了缓解焦虑的作用，但长时间看来只会让焦虑更重。我很不喜欢。



反焦虑最终是需要“心理强大”的，这很不容易做到。这里上面老公的功用3就起作用了。另外一个对抗焦虑的法宝就是“没时间”，如果你有大把时间无所事事，就容易胡思乱想。时间有限，也就很大程度上抵抗了焦虑的侵袭。



焦虑，说到底，是自己的状态。所以说到底，是照顾好自己，不仅是身，还有心。什么事情让你焦虑，是一种不安全感么，是害怕么？为什么有不安全感？多问自己的内心。说到底，像这位日本妈妈这样的妈妈，是心里有安全感的人，知道自己的安全感来自什么。



什么事情让你焦虑，为什么？照顾好自己，是一切的根基。



最后补充一条，one more thing，是不忘初心。



从孩童到成人到中年人，有些无奈的说，我们大部分人的人生是一个不断“庸俗化”的过程。从年少时的梦想，到房子车子票子孩子。我在美国的时候不喜欢参加大学校友聚会，因为太多人谈的都是中产阶级的生活。生活目标是在好学区买房子，孩子上学，工作理财赚钱。达到了以后呢，那目标是换更大的房子……当年那些意气风发的少年呢？当年那些以改变世界为己任的年轻人呢？我在这些中年的面孔后面找不到。



所谓时间管理，说到底，是管理人生。人生很多东西我们无法改变，但有些东西你可以选择，选错了路，时间管理得再好也没有用。选对了事，你的时间管理就做好了一半了。最浪费时间的事，就是做了半天才发现，都是沉没成本和无用功。所以和大家共勉，不忘初心，管理好我们的人生。



彩蛋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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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张照片都是今天在北京刚拍的。




*本文是李一诺发表在LinkedIn“领英洞察”栏目中的文章，首发于“奴隶社会”。



马上登录领英（www.linkedin.com），认识更多职场大咖，收获更多职场洞察。







我在麦肯锡的“光速成长”

我在清华大学读生物本科，在美国UCLA生物博士毕业。博士毕业时，感觉自己“know too much about too little”，对真实的大千世界如何运转充满好奇。踏入麦肯锡，迈进一个和自己背景、个性、好奇心都挺契合的平台，由此开启了我的职业之路。

麦肯锡小朋友：学习基本咨询技能，掌握二八原则

职业生涯前两年，在美国麦肯锡工作。从学术型博士变成咨询顾问，第一年是很陡的学习曲线。从具体的商业知识，到怎么和别人高效沟通，虽然从事的多是一些基础性工作。但成长很多。



当时，我是办公室新人里唯一一个“外国人”，虽然语言上还过得去，但面对母语是英语、思维转得特别快的同事，怎样沟通与协作，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还记得第一次给同事留语音邮件（voice mail），得练习半天才敢正式开口。



而变化最大的，是思维和沟通方式，在我熟悉的学术领域里，很多东西是“自下而上”的：做各种各样的试验，这个试验结论是这样，那个试验结论是那样，然后总结起来，结论是这个样子的。同时，学术博士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去做细致工作，几年时间深入研究一个课题，讲究慢工出细活。



但在咨询行业，整个逻辑是“自上而下”的：首先，我的结论是这样；接着，我再解释这背后的原因一、二、三。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金字塔原理，先说最重要的结论，然后再一步步展示和引导。同时，在几周之内，咨询顾问就要接触大量信息，回答各种迎面而来的问题。



一开始我很不适应这种方式，后来慢慢意识到，在现实的商业世界里，不可能每次都有机会特别细致地研究每一个细小问题。对于刚入行的新人，要在思维上跳出来，学会宏观、系统、逻辑地思考，应用80/20原则，在很短时间内抓住核心问题。

职业生涯变动：抓住机会，把握重新充电的过程

在麦肯锡工作，不管工作地点在哪儿，都有一条职业发展的主线，每两到三年，都会面临一次职责和岗位的改变：从分析师到项目经理，过两三年做到副董事，再到合伙人。



在美国工作一年半后，我萌发了回国的念头。主要是两个内在原因驱动：一方面，美国的同事和朋友默认一诺应该非常了解中国，但实际上，很诚实地问自己，在国内时还是学生，整体上对中国经济生活的真正参与是非常有限的。另一方面，我先生那时候也开始回国创业。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还是期望能够在年轻的时候，去深度了解在中国工作和生活是什么样子。



不过，对公司来讲，这时候的我还是一个新人，并不是萌发职业转变的念头之后立刻就能实现。当时自己并没有太多优势，所以在等待合适的时机，最看重的是自己的下一个项目能不能做好。项目做好了，国内的办公室才可能愿意接受你。



在2007年开始回国工作，每一个项目，每一个新的学习和研究，每一次和国内同事、客户的互动，对我来说都是重新充电的过程。



从今年开始，我又回到麦肯锡美国，在硅谷办公室工作，其实也算一个挺有意思的“回头（reflection）”。在任何一个行业和公司进行工作地点的转换，都会经历一定的波折、阻碍和反复，但处理好了，就是一种很积极的体验。

Up or out：每个人都在和自己竞争

在咨询行业，基本每两年会有一次升职，你刚刚做得顺手，公司就会希望你承担更大的职责。外界可能听说过“up or out”的规律：如果你在三年内没有升职，可能就得出局。



听起来有些残酷，不过，“up or out”并不是指你和别人的竞争，每个人参与的咨询项目和项目所在行业都不一样，所以并不存在横向的比较。实际上，每个人是在和自己竞争。



从工作职责上说，项目经理是一个“problem solving leader”，要推动解决客户问题，是处理客户关系的中心，需要从总体层面管理一个项目。



做到副董事，可能得同时带领好几个项目，在一个项目中，你所起的作用不再是具体的日常执行和管理，而是更多去考虑客户，考虑从项目角度怎样才能更好地回答客户的问题。



到了合伙人层面，成为客户真正意义上的“军师”，就需要在公司层面和客户建立信任，需要能深入理解客户面临的问题是什么，考虑怎样能无偏见地透视并解决一些难题。

合伙人视角：商业问题的核心其实是人

作为学术背景出身，我原来对世界的认识比较单纯，觉得通过“work smart, work hard”，通过很强的分析能力，我们就可以解决一些很难的问题。



但后来，随着工作经验的积累和职位提高，通过参与一些涉及CEO决策的项目，我发现，所有的商业难题，最后其实都是人的问题。所有和组织相关的议题，都存在“人”的变量，人是商业问题的一部分，并不存在一个绝对意义上的正确答案。



在真实的商业世界中，一项决策是由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很多人的决策都与环境、个人处境和个人风格相关。处于商业世界中，你得学会全面地看待一个问题，不仅把数据、业务分析做好，还要考虑什么样的方案对特定客户才是一个“对”的答案。



比如同样一种市场情况，或同样一份分析结果，对于不同客户、对于客户的不同阶段或不同部门，意义是不一样的。怎样比较完整系统地来和客户讨论这个问题，让客户深入到问题之中，是我在麦肯锡学到的关键技能。



做到合伙人之后，这一点会更加明显。合伙人很大一部分工作职责就是去理解客户CEO层要面对的问题。客户的不同风格，尤其是核心高管团队之间的动态和关系，都会影响决策的制定。所以，能否从理解人的角度来接触问题的核心，找到系统解决方案，这是咨询行业能否往上升职的一个核心要素。

工作和家庭：作为整体来安排

我有三个孩子，从结果看，自己在一定程度上工作家庭结合得还不错。怀老大的时候升职为副董事，从副董事到董事合伙人，一共两年，其中还包括了老大的怀孕和产假时间。后来升职为董事合伙人的时候怀着老二，看起来好像一切计划的很好，但实际上真不是这么计划的。



有孩子的都知道，就是你想计划，90%的可能性都计划不好。所以，从个人经验看，除了刚入职的一到两年调整期，其余时间要孩子这件事就看个人和家庭的打算。有孩子之后，生活和工作要做相应的调整，需要把工作和生活作为一个整体来安排和计划。

光速成长：不能远超预期，就是不合格

在2005年刚刚加入公司时，我还非常青涩，对行业理解有限。到了09年左右，作为项目经理，经常在客户企业的高管会议上做展示。即使一些非常资深的客户，遇到组织里的核心问题，也会找我来商量。这几年可以清晰感觉到自己在专业方面的成长。



有些朋友觉得6年时间成为麦肯锡全球合伙人是“光速”，其实，这并不是那么少见，时间更短的也有，而且我觉得这和机遇和运气也有很大关系，所以没有什么值得炫耀。但抛开年份不谈，麦肯锡的确是一个让人光速成长的地方。



一方面，麦肯锡和它所在的咨询行业，最大的资产就是人才。根源设计上，它会不断鞭策你，要求人的成长是一个多维度的、快速的过程。另一方面，来找麦肯锡做咨询的企业，遇到的问题一般难度都很大，所以工作中对人的挑战和锻炼，自然而然一直存在。



麦肯锡有很强的自我发展和自我鞭策的文化。在我们看来，要求你交付100，如果不能远远超出预期，其实就是不合格。



大部分年轻人可能会被自己的岗位职责所限制，在这个岗位就只干眼前的这些事情。但实际上，个人成长首先来源于对自己比较高的要求，需要比较全面地考虑业务问题和个人发展问题。



关于业务，客户或老板如果真要做这项事情，那除了客户要求的这项分析之外，我还可以做什么主题的分析？还有没有合适的案例？



“让我做1、我就做1”，这种心态其实不可取。如果我发现真要解决这个问题，只做1是不够的，那我做了1之后，会想怎么做3，怎么做5。哪怕是在职业生涯初级阶段，也应该有这样的心态——凡事多想一步，把客户和公司的问题当成自己的问题。



有时候想想自己何德何能，能有这样的经历，所以非常感激在麦肯锡经受的训练和这个平台。这些年，成长以光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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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才是衡量人生的最好标准

一场面试里最「有趣」的是，怎么证明你是个「有趣」的人。有趣这件事，功夫全在面试外了。而且说实话，做「有趣的人」这件事，和面试木有关系，是让你自己活得有意思的事。面试只是一个展示的机会而已，所以今天借这个题目讲讲我这些年做面官见过的一些有故事的人，他们能让你在短短的十几分钟里，觉得能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能做到这一点，你也算能「秒杀」面官了。

苦难

第一个是在美国的时候见到的一个黑人小朋友。这么多年下来，他始终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面试者。他简历很优秀，英国读的本科，说话慢条斯理，但有点奇怪的口音。在谈到自己遇到过的困难的时候，他说，我讲讲我上学的经历吧。闹半天他是非洲人，一家子都是难民，他高中毕业的时候，已经是他们家好几辈子所有认识的人里面学历最高的了，不过他就是想上大学。但他所在的国家木有啥好大学，他四处打听知道英国的有些学校可以给奖学金，他就开始给这些学校用能找到的纸和铅笔写信（其实那时候电邮已经很普及了哈），说他想申请，然后贴邮票寄出去。写了好几十封信，后来有六个回信儿了，最终拿到了两个Offer，还有奖学金！



以为故事结束了吧？其实刚开始－他很兴奋，觉得可以去了，但要签证啊，费劲九牛二虎之力搞明白了签证是咋回事，才知道原来先要有护照－要不签证签哪儿啊是吧。于是他去排队办护照，早晨一大早去，排到下班儿都没排到那个大铁门儿，这么折腾了三天。第四天他天不亮就去了，在大门口和卫兵套了半天瓷儿，才知道要给贿赂才能排得到，问了问要40美元，这可把他一家人给难坏了。后来他又天不亮跑去办护照的地儿，拿着录取通知给人家求情，那边大概也觉得这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不容易，终于把「费用」降到20美元。但20美元他们也没有啊。这时候他老爸说，那咱们厚着脸皮借吧，他和他爸于是出去磨嘴皮子，把难民营里能借的钱都借到了，终于凑够了20美元，终于把护照办了。然后他又去办签证，买机票，如此种种都是一个在难民营长大的小伙子自己整明白的。后来到英国以后，头一件事就是把这20美元还了。



我记得那时候我坐在那儿听，觉得和他相比自己遇到的所谓困难都弱爆了，很多咱们觉得理所应当的事情，对有些人都是天大的困难。所以不要把自己拥有的东西都想当然。

富二代

几年后，我又遇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几乎恰恰相反的例子。这位是一个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人，老爹有很大的产业，他从小就在各个发达国家上各种私立学校，后来去了美国最牛的商学院之一。我纳闷这种环境下长大，有啥不顺心的事儿呢？他说其实自己很痛苦，现在商学院毕业，看到很多机会，但都不能去做。我问为什么？他说老爸的计划是让他毕业后几年就回去接班儿的，如果他现在折腾点儿事儿，如果成了吧，那他就没必要回去接班儿了，如果不成，那回去接班在公司管理层那里就没威信（外面搞不成，还回来管我们！）所以成或不成对他们家的产业都不是什么好事儿。所以他面临的是一种似乎拥有天下却又一无所有的痛苦。我记得听着他的故事，才重新发现人最宝贵的财富之一就是自己作决定的自由。从这个角度说，那个难民营的小伙子要比他富有和幸福。

梦想

第三个让我印象深刻的人是我一个清华同系的师妹。我没有面试过她，但是每次见她都被她感染。她有梦想，肯付出，在博士毕业后参与创业公司，还积极地参加和组织在硅谷这边的各种活动。她有激情，但又平稳、踏实，每次和她交流都很舒服。中间她怀孕，但没想到孩子不到28周就早产，在NICU（新生儿重症监护室）住了三个月。我自己有孩子，很难想象一个新妈妈每天去NICU看生死未卜的孩子所要忍受的煎熬。后来孩子终于渡过了难关，和她谈起来她还是带着那种平稳的幸福，而且最难得的是还是一直没有放弃对自己梦想的追求。她后来在美国这边面试，因为「语言问题」在最后一轮没有拿到Offer。我很为她惋惜。关于中国人在美国找工作，语言问题是经常遇到的「困难」，或者「借口」。在下一篇咱们再聊聊在面试中如何处理自己的「劣势」的问题。

设计

和她相反的例子也有很多：说实在的，面试中遇到的大部分人没有这么有趣。最近几年在美国面试，遇到越来越多小留学生－在美国上的一流的私立高中，一流的大学。很多这种孩子有出色的简历，但可能是一切来的太容易，或者说都是父母精心设计出来的（很多这种孩子上学期间是全职妈妈在美国这边一直陪读，爸爸在国内）。见面之后你会发现他们的眼睛里没有光芒，那种出自内心的对一件事情或一个职业的热情和兴趣。我记得比较奇葩的一个例子是一个小女生，家里有背景，简历也很丰富多彩，双学位，还有很多爱好，但一见面让人很提不起精神来。我问她你学这么多课，还有各种爱好，你的drive（驱动力）是什么，她想了半天说，我的真正驱动力是在dinner table（饭桌）上能谈有趣的话题，我无语……



我们在美国面试的基本上都是这些名校的毕业生，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他们在申请的时候肯定是在数千人里脱颖而出，肯定有和上面文章里类似的故事，要不然也没那么容易进这些名校。但为什么这么优秀的人还经常在面试过程中让人感觉无趣呢？有一些可能是面试技巧的问题（不排除有些人前天晚上没睡好，或沟通能力有问题），但我能推测的更深层次的原因是那些简历上的「有趣」是设计出来的，只是另一种形式的应试教育，所以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没有真正成长为一个有趣的人。



如何成为一个有趣的人，其实第一步是有梦想，而且不是一个短期的实际的「梦想」（比方说我想上某某学校，去某某公司）。这叫「目标」，不叫梦想，没有梦想的人注定是个无趣的人。关于梦想这个话题，咱们以后再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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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有梦——写给今天的大学生


梦想之于人是个永恒的主题，哪怕在一个无梦的时代。




梦想是个大题目（用我4岁儿子的话说，是「超级大」），是陪伴我们每个人一生的东西。我还木有功力写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鸡汤，所以今天这篇基于自己有限的经历和这些年遇到的一些年轻人的问题，讲给校园里的弟弟妹妹们。另外这是我一个70后写给90后，虽然有被指认古董的嫌疑，不过我固执地认为，梦想之于人是个永恒的主题，哪怕在一个无梦的时代。



那天在清华演讲的时候，我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人为什么要有梦？大家有很多回答，比方说有梦做事情才有激情，有梦才有未来，等等，都对。不过我说，其实首先，有梦是人和动物的基本区别。为什么呢，我前面的文章里提到 Dan Gilbert 的《撞上快乐》那本书，当时他提到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就是人有对未来的，不是基于本能的预期。所以人会为了这种预期去计划自己的生活。梦，说宽泛些，就是一种长远的预期。如果没有了，如果每天都是为了吃喝拉撒睡这些本能的需求在转，说难听点儿，你就和动物差不多了。



把梦想解读成对未来的比较长远的预期，你就会发现，我们熟悉的很多的说法，都是在说梦这个东西。王晓波说有「眼前的世界」和「诗意的世界」，高晓松说的「生活不是眼前的苟且，生活有诗和远方」，这「远方」就是梦想。讲到这儿你也许已经发现了，其实梦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预期」，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有点「不靠谱」（诗嘛，哪能靠谱）。如果是沿着一条清晰的直线走下去就能达到的，那不能叫梦，顶多叫一个目标。梦是不确定的，没那么容易达到的，有的时候还是想想让人害怕的。麦府一个我尊敬的大领导总说一句话——「If your dreams don't scare you, they are not big enough.」（如果你做的梦不让你害怕，那这个梦想就不够大。）




如果你做的梦不让你害怕，那这个梦想就不够大。




但就是因为这些不靠谱，所以有梦能让人快乐，让人兴奋，像在心里种了一个不安分的种子，痒痒的，让人晚上睡不着觉，早晨起得来床。每天像打了鸡血，小宇宙Biu Biu地燃烧，而不是过不冷不热行尸走肉的生活。听说现在很多大学生在职业发展的时候先考虑的是公务员，或中学老师，就是因为有户口，有编制。我不觉得公务员或者老师的职业有什么不好，但如果仅仅是为了编制和户口，那你真的是很没劲。如果高等学府里的做梦年纪的年轻人都这么现实了，那中国就没劲了，大家说是吧。



除了带给你真正的快乐，梦想会让你对人生有长远的打算。现在互联网时代，一切好像都快了N倍，很多东西都在迅速地「迭代」，上个月火的东西这个月就过时了，上个月爱的死去活来这个月就换了。太多信息，太过新鲜，让人激动的同时也让人迷茫和晕眩。在这个时代如何为未来做长远打算，要靠梦想。



不管外界怎么变，你手上最值钱的筹码是什么？是你的精力和时间。有梦想，你才能用好你的这笔财富。如果你的梦想是在某个行业里做一番事业，那眼下一个工资不高的但行业靠谱的创业公司可能比一个体面稳定但行业不对头的大国企是更好的工作。如果你的梦想是对一个领域有更全球的视角，那出国读两年书也许是比在一个薪水很高的公司工作更好的选择。说到底，如果你有梦想，那你衡量一件事的标准会不同——不仅仅是工资公司名份这些「眼下」和「实际」的东西，而是能获得的经验、经历，这些能让你离梦想更近的东西。当然这些不一定和「实际」的东西冲突，如果既有眼前的实际，又能实现梦想当然最好。只不过现实中这种「完美」的机会不多，经常要做取舍。有了梦想，你的取舍就有了依据。



有梦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有梦的人会活的「大」一点，没那么小家子气。不怕大家笑话，我从很小的时候，梦想就是「为社会作贡献」和「改变世界」的。这首先是家庭的影响 —— 我的姥姥姥爷，除了生活的关爱，给我讲很多他们年轻时的梦想和一辈子坚持的理想。我姥爷一直到2009年去世，都在坚持读报，坚持思考，和我讨论的都是吃喝拉撒以外的世界。有了这个世界，人就不会纠结很多小事，因为那些事真的都不那么重要。后来上了大学，得益于当年清华园里的几个朋友，在青春的躁动里不停地追问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在「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口号里定位自己，在看完切格瓦拉的深夜里热血沸腾地讨论中国要往哪里去。那些追问和沸腾，让自己活的更「大气」，而不是在最终无关痛痒的小得失里面纠结。



现在这么多年过去，虽然路一步步在走，有努力更有机缘和际遇，但梦想的方向一直没有变，而且在真实的生活里有了载体——能让自己可及的世界——家庭、朋友、公司、客户……能因为自己的存在而变的更好。奴隶社会也算是这个可及世界的延伸吧。



最后，梦想也是人和人之间连结的最高状态。你的成长过程中，如果有一个鼓励你做梦，理解你的梦的长辈，那你是一个真正幸运的孩子。如果你能有一个理解和支持你的梦想的伴侣，那你是遇到了真正的爱。和你一起做梦的朋友，哪怕多年不联系，没有微博没有微信，仍然是你最亲密的朋友。你自己有了孩子，你能给他们的最珍贵的财富，也许就是追求梦想的勇气和能力。



所以，请大家做梦……而且永远不要放弃。





后记：




梦想这个东西，不管说的多么无私利他高大上，改变世界也好，拯救地球也好，其实最终是件很个人的事情。梦想是在深层次上定义自己，实现自身的价值。所以有梦想，前提是深入地了解自己。但这是最不容易的事，下一篇从我做起，给大家讲讲「了解自己」。






*本文是李一诺发表在LinkedIn“领英洞察”栏目中的文章。



马上登录领英（www.linkedin.com），认识更多职场大咖，收获更多职场洞察。







了解自己——你的圆心在哪里？

上次梦想那篇发了以后，收到很多朋友的评论。其中一位苗苗童鞋给我们留言说的好：「梦想的标杆还是内生的比较好，外在的都不是自己的。」这个我很同意，所以梦想的根基是认识自己。但认识自己这个题目大的吓人，古今中外哲学文学心理学都在搞这个问题，我们作为凡人其实一辈子到头可能也不能真正搞明白我是谁这个问题。



为什么还是想写写这个题目呢？先给大家说说我听过的一个很有意思的洋段子，说一群有精神追求的人们明白了人生的目的无外乎Enlightenment——就是我们说的「得道」吧，但也明白这个可能不是今世能够完成的，所以在修行一段时间后，他们去找佛祖想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能够「Enlighten」。



第一个人走到佛祖面前问我什么时候能得道啊，佛祖把手放到他头上一摸，说，还要再有18辈子。他很失望地叹了一口气，走了。



第二个人上去，问我什么时候能得道啊，佛祖把手放到他头上一摸，说还要169辈子。他很失望地叹了一口气，走了。



第三个人上去，问我什么时候能得道啊，佛祖把手放到他头上一摸，说还要2368辈子。他大松了一口气，很兴奋地说，啊太好了！这说明我早晚还是可以得道的啊！（So I will be enlightened after all！）



所以之所以想写，是因为哼哧哼哧活了三十多年，发现自己终于修成了「第三种人」。明白了了解自我是一个不休止的过程，不管现在在哪儿，有多少反复，坚信每天会比前一天多Enlighten一点。



今天写的是我在这条路上自己的一些感悟，这得益于麦府在2013年的一个非常「非典型」的培训：不是任何知识，技能或技巧，而是关于……灵魂和人性。这个说的比较玄乎，不过所有的麦府培训，都在或深或浅地讨论和「人」有关的问题，毕竟任何商业战略和执行的背后，都是人。所以不深入地懂人就不能成为好的「business leader」。在这条探索的路上，女性比男性更为内省，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女性其实在商业世界有很多先天的优势。但当然女性也面对很多实际的困难和系统的问题，以后我们再继续聊关于女性领导力的题目。



这个感悟，就是了解下图里这个圆所代表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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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的最外面一层是 Persona/Story，或者说是标签化的自己/外化的自己。这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各种我们对人的描述：和职业相关的，就是 xx 学校毕业，啥职业，在什么公司干什么工作，年薪多少。我们很多少年时对梦想的定义，经常都是成为某种「Persona」。在职业之外也有各种标签 ：比方说「女汉子」「学霸」等等，林林总总。我们很多日常的社会活动和人际关系，其实都是在 Persona 的层面。不过这没什么不正常，你要是见了谁都谈人生谈理想就唐僧了。我们生活中每天都要做各种大大小小的选择，「标签」有些时候有助于我们做出快速有效的选择。但是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如果停留在Persona层面，就有些可怕了。为什么说可怕，因为这个层面的自我不会给人带来持久的幸福感。经常有人说现在的中国人不快乐，我觉得把自己的生活终极目的变成了追求某种Persona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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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ona的下面，是一对非常矛盾的东西，外面一层是 Critic，或者说是批评家，就是我们脑子里总有的那个「你不行」的声音。它本身就很矛盾，因为一方面它是那个扯后腿的，总说你这不行，那个不可以。另一方面呢，它存在是为了保护你，保护什么？保护你的「Wound」，就是受过的伤，也就是再里面的一层。举个比较肤浅的例子，你小时候可能长得胖，因此经常受到嘲笑。这就是一个「Wound」，由于这个Wound，你内心的Critic就会总说，「你不美，不要去追求外在的美，别去展示，别去让别人伤害你。」这可能就导致你的Persona是一个鄙视外表的「女汉子」的形象。当然更多的Wound和Critic其实是更「深刻」一些的，比方说由于成长过程中的家庭关系的不完整而留下「我无关紧要，我是多余的」的 Wound而导致有一个Critic是「你不够好，不会有人因为你是谁而真正喜欢你」，而这带来的一个Persona可能就是一个希望取悦别人的人，要不停地去证明自己，习惯于用别人的眼光来定义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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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圆心呢，就是Essence/Soul，也就是本我或者灵魂。这是最重要，最需要探求，却又最难用语言描述的东西。理解和接近它最好的方法就是「艺术」，特别是画画。所以我们说艺术是灵魂的表达（expression of soul）。还用上面的例子，第一个胖姑娘的「本我」可能充满了对美的感知和热爱，所以她的那个鄙视外表的Persona会让她很不快乐。第二个例子里的「本我」可能充满了对爱的感知和渴求，所以如果「外化的我」能不断让他去感受爱，他可能会是最幸福的。



这几个同心圆，放在一起看，是对我们自我的一个看似简单却又全面而深刻的表达。这其中其实隐藏了快乐生活的巨大的「秘密」，不知道大家看出来没有？这就是：如果要得到真正的个人内心的快乐，有两段必经之路，一是自外向里，能够透过Persona去看自己的Critic和Wound，进而能够触摸到自己的本我，能做到这一点已经是很不容易了。但真正的快乐来自于第二段路，就是自里向外，让外化的自己，是自己灵魂的延伸。看到了这两段路，你就会理解：



「The secret to personal and professional happiness, is for your persona to be congruent with your soul」 「幸福的密码，就在于外化的自我和本我的同一」



这个「同一」知易行难，其中最难的是触摸到自己的圆心……你的圆心在哪儿？




*本文是李一诺发表在LinkedIn“领英洞察”栏目中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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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实验室到办公室，职场上通用的思维都有哪些？

这是我去年接受专访时的回答，分享在领英，与大家讲讲，PhD究竟有什么用？实验室与办公室，究竟离了多远？

PhD有什么用？


提问：作为当年清华大学的“学霸”，你怎么没有沿着科研的道路走下去？





李一诺：
 我起初的确是想做教授的，我还挺喜欢教书这样的事，但在美国，我发现要在一流的科研机构工作，教书只是很小很小的一部分，特别是在工作的早期，你主要的工作是做科研。而做科研跟我之前想的完全不一样：每天你得自己想办法拿科研资金，雇几个人干活。这并不是我想要的，正好那时候麦肯锡在招聘，我就抱着试试的心态去申请了。




提问：你的博士背景，在你当时招聘的时候有没有起到作用？





李一诺：
 有。我读博那几年发了8篇论文，4篇是第一作者，还有两篇发在PNAS上。麦肯锡的简历筛选还真的就是考察了我的科研背景和论文发表情况。对此我还挺感激的，他们知道你不是商科毕业生，但只要你在自己的领域里做得足够出色，他们就会认可你的能力承认。另外当时我在学校里做过中国学生会的主席，也有组织和领导的经历吧。




提问：你的这种科学训练背景也帮助了你在麦肯锡“光速”成为全球合伙人？





李一诺：
 是的。麦肯锡需要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从这个方面来讲，做科研和做咨询有很多相似性：首先你要形成假设，然后根据假设去设计实验、收集数据，接着再去验证或纠正你的假设。咨询也是，先清楚的定义问题，对问题形成一些假设，然后收集数据、做访谈、得到事实，最后用事实去证明。透过现象看本质，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看到核心问题在哪儿，做科研也好，做咨询也好，这种核心思维方式在不同的领域是非常相通的。

做个有前途的生物汪


提问：人家都说“21世纪是生物学的世纪”，现在说“21世纪是学生物到处找工作的世纪”（笑），作为一个生物PhD，对此你怎么看？





李一诺：
 其实在我看来，本科教育都是基础教育，有些专业，比如生物、化学，都是基础专业，你学到的应该都是一些基本的逻辑思维，或者说科学素养吧。生物这个学科，很有意思，我觉得它是所谓比较软和比较硬的学科的混合，是一个非常全面的科学素养的培养。



如果偶然性让你踏上了学生物的道路，我是觉得还是有非常非常大前景的。因为人的终极问题就是健康，健康就要依靠医疗服务体系，药物研发等等，这种学科的门槛很高的。



生物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东西，包括我现在做这个工作，虽然好像早就转行了，但实际上也一直没有离开这个大的方向，只不过是从原来比较窄的一个点，到现在做得更广了。如果我当年没有这个生物的背景和PhD的训练，那我也做不到这一步。所以并不是说我转行成功，背离了原来的道路，因为核心的这些素养还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提问：你在麦肯锡所做的工作，尤其是在医疗行业战略，投资、医疗改革方面是做了很多推动的项目，你的生物学背景有没有帮助你？





李一诺：
 表面上看肯定是的，你学生物的做医疗，好像是很自然的，但实际上在具体知识上，没有太多关系。比方说我博士研究的分子生物学，细菌模型里面的信号传导是非常专的问题，跟医疗领域的问题完全不同。不过大家都觉得你学生物，那你一定懂医疗。既然你们都说我懂，那就算懂吧（笑），虽然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我真的不懂（笑）。不过后来你发现透过现象看本质，看问题的思路和方法论是相通的，也就慢慢懂了。



另一方面我当时主要的客户是医疗领域的企业，医疗领域的企业的人大多也是PhD毕业，所以大家对你就有共同语言，别人觉得你也许可以明白他。这个对我来说还是很有利的。




提问：实际上做上几个项目之后，你就变成专家了……





李一诺：
 对，就是这么回事。我觉得以前大家的教育造就这么一种思维，觉得一个事情一定要念上几年书才知道。但实际上在走入社会之后，学习都是通过多观察、多思考来的。你可以在全新的行业，在一两周内变成一个80%的专家。现在这个世界就是瞬息万变，你可能没有机会去读一个四年的专业。你就要去不停地观察思考，有一些结论，有一些预期，再总结出自己的观点，这实际上是我们在真实生活里最主流的学习方式。

聊聊世界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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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我听说盖茨面试你的时候，本来定的是见45分钟，后来聊得很high就聊了两个小时。有什么有意思的话题可以分享一下吗？





李一诺：
 那次很难说是个面试，更像就是一个聊天，他谈了很多他对世界上一些问题的看法，然后我也谈了谈我对中国的一些看法。



他讲到他为什么要做慈善。他到非洲，发现一些很严重的问题，比如健康问题、粮食安全的问题，目前人类还没有任何机制去解决这些问题。比如我们今天大都不用担心下顿饭吃什么、今年的谷物产量会不会不够，但这件事得有人去考虑，比方说种土豆还是小米，不同的农作物的产量是非常不一样的，对当地人的生活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一些传染性疾病也是这样的。今天早上我还跟中国疾控中心的领导交流。他在今年西非埃博拉肆虐的时候去了塞拉利昂。他说大家要意识到，非洲的问题就是全人类的问题，埃博拉今年在非洲控制不了，明年就可能会到中国来。这种问题平常我们从来不想，因为这些不是我们的问题，但这些在全球化的世界中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还有一个案例是5岁以下孩子的死亡数，十几年前的数据是1200万。如果打了疫苗，做好预防，这其中三分之二的孩子可能都不会死去。一个15年的目标是把这个数字降到600万，这个目标后来也达到了。就算600万，那还是600万个孩子啊。



有人可能说我们会有联合国啊，但其实UN也是人做的，有大量的政府间协调，有资源，人员等各方面的限制，而且这些问题解决起来都很复杂，所以不是说推给UN就可以高枕无忧的。我觉得盖茨跟我聊的这些问题，给我提供了非常不一样的全球化的视野。



我和他聊得比较多的是中国的事情。盖茨非常重视中国。我觉得中国的社会现在其实在经历巨大的转型，新一代的年轻人，并不是不关心慈善问题、不关心社会问题，而是缺少一个渠道，能让大部分年轻人通过他们的经历和努力，来参与解决和社会有关的大问题。



我做了一个微信公众号叫“奴隶社会”，现在有23万粉丝，其中很多是非常关心社会大事的。我当时和他说了这个例子，他对这个也有兴趣，他自己是做技术出身的嘛，对这些事情也挺敏感的。主流的年轻人对重大社会问题的关注，是我们当时聊得比较多的。




提问：你科研也做过，商业也做过，你觉得在全球事务当中，慈善会是比其他方式在社会事务中更高效的方式吗？





李一诺：
 人类的社会有三种机制：政府的、营利性企业的和公益慈善组织的。它们都有自己的长处，也都有自己不能解决的问题，我并不觉得慈善在道德上更高尚，我也不觉得慈善是一个“更高效”的方式，三个体系之间必须共同合作，解决一些人类社会面临的复杂问题。我不赞成有些人说的“企业就是最大的公益”，或者公益本身没有意义这个说法。举个简单的例子，穷人的疾病，哪个企业愿意做？没有企业愿意做，因为这不挣钱。每个企业都是有边界的，在边界里有效，在边界外是无效的，所以肯定要在相应的范围里找到能够解决问题的方式。



那就政府做？政府也有能做的事情的局限性，比如政府不能万能的了解一线社区里的情况，而且有一些问题，比如疾病，很多疾病是没有国界的，没有国界的话是哪个政府做？



所以这些问题必须是三方合作的机制来解决。比如中国贫困山区儿童死亡率和孕产妇死亡率的问题，当时扶贫基金会的工作是和跟当地的产妇说，如果去医院生孩子，就能拿到一些钱。他们还雇了一些“大妈”，去各家里看，谁家要生孩子了就去做教育。这个方法很成功，政府一看这个方式很好，有效，后来就接手了，由他们来做这个事情。



在这个例子里公益组织起到的就是一个倡导者和催化剂的作用，先探索一个机制，有一些失败了，但有一些成功了就有扩大的可能，做好了政府和企业就都可以介入。没有人能看到所有问题和所有的解决方案。从这个角度来讲，政府、企业和公益慈善组织是完全互补的。

说说女性与孩子


提问：你的“奴隶社会”公众号做了多久？你打算利用运营新媒体的经验，和基金会的工作结合吗？





李一诺：
 2014年1月开始的。对，我们希望把盖茨基金会的公众号做得更有趣、更有意思。我的公众号，开始的动机非常简单，就是为了把自己的一些经历和思考给人分享，有可能有用。我最开始写的一系列都是根据我在麦肯锡8年做面试官的经验，写的给年轻人如果准备面试的一些建议。



另外一个就是很开放，很多我的朋友也写。开放的好处是建立了一种开源的模式。平台到了一定程度，投稿人自己会对自己有要求的，做得不好我自己面子上不好看。我们的口号是“不端不装，有趣有梦”，我觉得每个人的生活都是很真实的，表面上看可能很光鲜，但大家不都是泥里滚出来的吗？很多人在内心深处是和这些故事有很多共鸣的。



现在也有一些领导力的组织来找我，我其实不喜欢领导力这个说法，它让人感觉居高临下。我觉得没有人愿意听别人说教，还不如就讲讲你的真实故事和纠结，这种东西就很有力量。




提问：科学这个词儿给人的印象比较偏男性一点，你作为一个女性，在你的职业生涯中有没有带来什么不便，或者有利的地方呢？





李一诺：
 （停顿）我在早期对自己的性别是非常不敏感的，特别是在考虑科研的时候，我觉得没有什么影响。我读PhD的时候老师说过一句话：会讲好故事的科学家才是好的科学家。科学面临的问题是非常复杂的，你怎么能够把不同的亮点摘出来，找到联系，做实验证明一个问题。好论文其实都是好的故事，组织一个故事这方面女性其实是有优势的。



可能是咱们这一代人吧，生长的过程中实际上是比较男女平等的，我妈妈就是很典型的职业女性，不觉得女的就应该在家里。在美国工作之后我对这个问题变得有些敏感，可能是因为我发现在职场上还是有一些对女性的偏见。



不过在专业领域里面，对女性的确是有挑战的，最绕不过去的事情是生孩子。女性对自己和家庭的考虑，是一个很大的分界点。后来我会做一些跟女性相关的事情，也是因为我觉得需要给女性更多支持。




提问：你作为三个孩子的妈妈，问到这里一个很顺利成章的问题就是，你怎么平衡工作和家庭？





李一诺：
 我自己长大的时候我妈妈也是在全职工作，而且基本上也见不着，从来没有做过早教，没有被带着去上过钢琴课（笑），但我这不也还行么？（笑）。孩子的话，我觉得大的决定因素是基因和家庭，兴趣班这事儿也许没大家想象的那么重要。但是大家都有一种焦虑感，因为别人都在干这些事儿我就得去干，怕落下嘛。其实这很多时候是家长的心理压力，而不是孩子真正需要的。而且人要是不能专注做一件事，其实做很多事情就是沉没成本。



另外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说，自己的妈妈是一个努力工作的人，这样的价值观可能对孩子的影响更大一些，想开了就没那么焦虑了。反正有苗不愁长，孩子各有各的造化。对孩子的基本原则把握好了，其他交给际遇吧。




*本文是李一诺发表在LinkedIn“领英洞察”栏目中的文章。



马上登录领英（www.linkedin.com），认识更多职场大咖，收获更多职场洞察。







年轻的时候不要瞎着急，你才能慢慢找自己

加入麦肯锡是2005年7月，2015年4月17号是我在公司最后一天。那周我写了一封给公司同事的告别邮件，题目是“10 years in the blink of an eye”——“转眼十年”。写的时候感觉十年前的事情好像就在昨天，许多人、许多事历历在目，像电影一样在脑子里过。邮件是英文的，有几个美国的同事回复，大意是 “I don't know you, but after reading your email, I wish I did” （我不认识你，不过看了你的邮件，我觉得要是认识你就好了）。说明邮件还足够煽情吧。不过我听到的最好的恭维，就是“这英文写作水平真是清华理工女生的骄傲！”所以起点低很重要，呵呵。你要是有耐心看这封邮件，我稍后会发出来。



我05年在洛杉矶办公室入职，当年是我们那一年唯一一个“外国人”。当年办公室秘书们基本都是美国大妈，在公司做了20年上下了。她们有一个传统，就是在每年新人来的时候，大家观察一下，然后下一个赌注，赌这一批里谁能做到合伙人。据说她们命中率很高，和我们超级高大上的合伙人评选过程的结果高度吻合。（所以你说公司费这事干嘛）



我想当时是没有人会选我的，因为那时候我最关心的就是我下周和项目经理feedback（反馈）的时候是不是就把我炒了。我觉得项目经理都是今生无法企及的神话，合伙人更是外星球的事情了。而且和我一起入职的MBA毕业生们，一看就是职场精英的形象，合伙人怎么也得是那样的吧。



2004年我申请工作的时候麦肯锡南加州的recruiter叫Tricia，她现在还在做这个工作。今年年初我和Tricia还有好几次邮件，说关于加州这边女性招聘的事情，我们都还记得当年。想想很有意思，这一方面是美国好的地方，很“稳定”：有她们在，你觉得公司没有变，有很多20年工龄的Supporting Staff是活的公司文化。另外一方面这也有些让人抓狂，20年不变啊！在当今的中国很难想象。不过对我自己来说，05年在加州入职，08年回北京，14年又回来，发现美国很多同事都还在，也算是划了一个圆圈。



难说再见，因为麦肯锡实在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早年据说哈佛商学院的学生是3M组成的，Mormon （摩门教） Military （军队） 和 McKinsey （麦肯锡），这是一个很“美国”的说法，不过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这三个组织都有很强的文化。我不是一个很“美国”的人。不过这些年，从美国到中国再到美国，在麦肯锡一直没有离开，一个深层的原因的确是因为公司的很多的核心价值观和我的个人的价值观吻合，而且这种吻合越做到“高层”越发深入和明显。当然“吻合”是必要非充分条件，机遇和遇到的人这些“偶然”因素也是呆了这些年的重要原因。



价值观也就是“value”的重要性，再强调也不为过。麦肯锡招的都是有能力的聪明人，管理聪明人，在根本上不能靠流程规定，要靠“价值观”。麦肯锡每年有一天是“values day”，就是全球所有员工有一天不工作，专讲“values”，和我党的组织生活差不多。我当时在美国入职，在洛杉矶这个“纸醉金迷”的地方知道公司这传统，还是很震惊了一下的。麦肯锡的的核心价值观在网站上有，这里我不给大家讲官方版，讲讲我自己感受最深的几个。

第一，Meritocracy——任人唯贤

这个词我们翻译成“任人唯贤”，我觉得不是特别准确，它的核心意思就是看一个人内在的能力和努力，而不是出身、家庭背景这些外在的东西。麦肯锡美国的大部分合伙人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也就是普通人家，这就是meritocracy的结果吧。用我们现在常用的话说，meritocracy给普通人家的孩子提供一条上升的通路。



我自己就是这一条的受益者。想想我当年进麦肯锡，没有任何工作经验，更没啥背景。公司对所有招进来的人一视同仁，既然给了你offer，就是觉得你有潜力会成为合伙人，会成为一个leader，不论你的肤色、语言、国籍、教育背景。公司下大功夫做各种职业发展的投入，唯一的目的就是能让你最大程度的发挥潜力，最快的成长。



你也许会说，任人唯贤，这不难吧。但对于一个盈利性的企业，特别是一个没有“产品”，所有的资产都是“人”的企业，能坚持这一点，其实很不容易。麦肯锡最值钱的就是这块“牌子”，“用好”牌子，不花一分钱，就有生意做。



但明白人都知道，如果真这么用这牌子了，用几次“牌子”也就不值钱了。在招聘这件事上，这么多年下来，有无数我认识的，同事介绍的“重要人物”希望他们的孩子来麦肯锡。但不管是谁，都要经过一样的面试程序，没有例外。我记得有一次公司的大头 Dominic Barton 来中国介绍了一个面试者，让我们看看。我那时候是EM而已，和另外几个EM分别看了，一致觉得不够好，就拒了。后来recruiting team 也只是给Dom说了一声，Dom还写了个邮件感谢我们几个面试官。当然这并不是说有“背景”的就一定不好，其实麦肯锡招了不少大家耳熟能详的“名人”之后，只是一视同仁，大家都是一个标准的面试。



其实说到底，这种做法不算什么特立独行。不过在现在这个颇有些浮躁，什么事情都要“大”要“快”的社会，能坚持这一点慢慢耕耘，给出色的年轻人一条“meritocracy”的上升通道，是件难得的事情。

第二、Apprenticeship and Mentorship——“手艺活”的传承，身边的导师

咨询，说到底是一个手艺活。从结构化解决问题的能力，到有效沟通，一直到“战略思维”，其核心都是通过“先入行”带“后入行”的“言传身教”来传承的。另外一个麦肯锡合伙人说过，好的咨询师是有口碑、有情怀、有逼格的手艺人。我觉得说的很贴切。



由于麦肯锡的培养人的机制，每一个“领导”都是从第一年的商业分析员（BA—Business Analyst） 或者咨询师（Associate）开始做起的。现在公司招很多experience hire （有行业经验的人），但哪怕是招来直接做合伙人，还是要求在入职以后能在比较短的时间里从Associate向上做一遍。所以大家都知道在入职之初开始的成长是怎么回事。做Associate的时候是EM （项目经理）手把手带，做EM的时候是ED （engagement director, 一般都是副董事和合伙人）手把手带。“培养人”是公司文化里很核心的一部分，越是“资深”越如此。麦肯锡对咨询师没有“人力资源”部门，有的是“职业发展”团队。这个团队是麦肯锡内部的“引擎”，让Apprenticeship和Mentorship 能够在每天在每个团队里运转。



我有一个理论，就是不论在哪儿，决定你职业满意度的东西，其实不是公司的牌子，更不是职位待遇（当然待遇很重要），而是你周围的4-6个人，包括你最近的“上级”，你合作多的“平级”，和你最近的“下级”。在这几个人里，如果能有全力支持你的mentor导师，有无间的朋友，有得力干将，你就是职场最幸福的人了。Apprenticeship + Mentorship 的人才培养模式，使得这种“幸福”的几率大大增高。



回顾这十年，我在不同的时候，这“4-6个人”在变，但总是有，所以很幸运。特别幸运的是遇到的 mentor，在我各种迷惑和动摇的时候以不同的方式推我一下或拉一把。我其实是一个很不“理性”的人，在公司这么多年，说到根儿上的原因是因为这些人，我喜欢他们，愿意和他们在一起，而且觉得和他们之间有某种承诺。以后有机会我会在奴隶社会写写这些人。

第三、完美主义

我在以前的一篇文章里写过“麦肯锡到底招什么样的人”，说的难听一点，麦府招的人都很“贱”。其实这个“贱”的意思就是追求完美。对一件决定要做的事，做到你能做的最好。



我觉得任何一个“品牌”的建立，都是需要一种“偏执”的。麦肯锡的这种“完美”就是一种偏执。麦肯锡工作时间长，当然一方面是“时间紧任务重”，另一方面就是对自己要求高。我记得当年做EM的时候，一个项目的客户很友好，对我们做的东西也都很满意，有些东西我就觉得“差不多就行了”。当时给我们合伙人做problem solving session （就是我们内部工作会），他挑了很多毛病。我很有些不服，说客户都没意见了。他说的一句话我现在都记得："如果我们只是以客户没意见为标准，我们早就不是麦肯锡了。”所以你看，自觉自虐到骨头里。



作为公司，追求完美，还有一个深层原因，就是相比其他专业服务公司（财务、报税、法律），咨询是公司的一个 “discretionary spending”，就是不是一定要花的钱。企业请律师、财务、税务顾问经常是必须的，但没有任何法律要求你什么事情一定要找咨询公司。所以咨询行业，能立足，完全得靠自己“有用”。要想长期有用，就得对自己高要求。



如何实现这“完美”呢？在工作方式上，除了对自己要求高，和有一套方法论之外，麦肯锡还有一条极具特色的要求，叫做“Obligation to dissent”就是说如果你对问题有不同意见，你有义务（注意，不是权力）说出来。大家互相“挑战”、讨论，寻找新的事实、数据，从新的角度考虑问题，直到我们能达到的最好答案。

第四、理想主义

这是一个大词。我在麦肯锡之前读博士，研究生院有些“象牙塔”的意思。麦肯锡一定程度上是商业世界里的“象牙塔”。这不是说不食人间烟火，而是说麦肯锡对发现和解决问题的态度，是脱离了“眼前利益”的。包括公司最终考核合伙人，最核心的维度也是“impact”（影响力）这个看起来极虚的东西。所谓的“impact”，最终是对客户有长期显著的帮助。我们不是不“赚钱”，只是相信如果做的是对客户真正有价值的事，钱是会来的。



“理想主义”有几个表现:



一是考虑“大问题”

麦肯锡每年会花大功夫和银子去研究会对经济和商业产生深刻和巨大影响的问题。麦肯锡研究院就是一个例子。研究的问题内容很广，一个例子是“城市化”。这个近几年在中国大家耳熟能详的问题，麦肯锡在08年左右就开始着眼着手研究了。



二是以“个人和内在”为最终动力

新合伙人有New Partner Orientation，我去的时候想，好了，现在要看公司账本了，要和我们谈“number”了。不过这一周的Orientation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让每一个人深究我们的“Deep Intent”，说俗一点，就是如何定义自己的人生价值。然后以这为起点，规划自己想做一个怎样的合伙人。



第三就是总存“善意”

不管是对客户的问题，对客户的个人，还是对我们自己的同事。一切的基本假设是“善”——就是客户是想做有价值的事情，个人是希望能做到最好，是上进的。我自己曾经是一个爱“judge”，会很快下判断的人（现在好一些，不过也还要改进），这些年“温和”了很多。麦肯锡对人的态度，就是如果客户雇了我们，就是有实际的我们可以帮助的问题，我们雇了员工，就相信他们有潜力做到最好。所以在内部不断改进培养人和考核人的机制，核心的原则是拥抱多样性，最大限度发挥大家的长处，而不是靠竞争和压力“出成绩”。



告别邮件有几封回复，我是看哭了的。有不少同事说“My McKinsey would have been different without you. ”我想对我又何尝不是。我最近的一位 mentor 邮件的最后说，“I still remember the many discussions we had in my office on a wide range of topics and your singular ability to make fun of me…”让我看得泪里带笑。



说到底，这是为什么我们不舍，是这些记忆，这些人，这些美好的东西。虽然挥别，但记忆和美好的东西不会消失，成为了我的一部分。



我入职麦肯锡的时候不到28岁，没孩子，那时候觉得28岁老得不得了，而且时间转瞬即逝，每天的时间不够用。读博士的时候成天想着要早毕业，一个小心眼儿就是觉得如果博士读六年，我就30岁了，这一辈子就完了。



现在我快38岁了，有了三个孩子，倒是觉得在每天的纷乱中能有空闲想想大问题，而且觉得日子还很长，最好的时光还在前面。



人就是这么一种动物，年轻的时候瞎着急，然后才慢慢找到自己。我的这段成长是在麦肯锡，写写这段经历，也算给自己告个别。



去年开始做微信公众号奴隶社会，一些经历断断续续写了不少。在奴隶社会回复“一诺”可以看。另外很多麦肯锡朋友同事写的文章也收在奴隶社会一周年文集《女神经过》里，在亚马逊当当等网店可以买到。



下一段路即将开始。5月4日开始，我会做盖茨基金会在中国的负责人。今后再给大家写写我会做什么，在允许的情况下，也和大家聊聊和比尔盖茨的“面试”他说了啥。



前路很长，希望还会相遇。




*本文是李一诺发表在LinkedIn“领英洞察”栏目中的文章。



马上登录领英（www.linkedin.com），认识更多职场大咖，收获更多职场洞察。







从麦肯锡到盖茨基金会，我为什么换工作

2015年2月18号我曾说2014年除夕我们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开始搞奴隶社会；在2015年除夕（就是2月18号），我们做了另一个重要的决定。这个决定，就是离开我供职近10年的麦肯锡，加入盖茨基金会。2月18号那天我把签好的Offer Acceptance Letter寄回了西雅图。



这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



第一，要离开我“如鱼得水”的熟悉的麦肯锡，告别和多年同事一个眼神就能交流的默契，进入一个全新的环境。这个转变，不仅工作方法要重新来过，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和近10年来积攒下的这么多熟悉的朋友、同事和文化“永别”，真的是太难割舍。今年三月份在上海好友加同事家的告别会，我果真很没用的哭得稀里哗啦。



第二，收入和麦肯锡相比会减少很多，而且以后也没有“致富”的可能。虽然比尔·盖茨是首富，盖茨基金会是全球最大的私人基金会（每年捐赠额40亿美元左右），不过他的钱和咱的工资没直接关系，也并没有对咱开啥特例。基金会作为一个有着15年历史、全球近1400名员工的组织，有组织的薪酬体系，咱也必须入乡随俗。别的麦肯锡合伙人出去，不是公司高管，就是PE/VC；如果自降工资的，那肯定是有股权，或者创业——现在钱少是为了以后钱多。而我这份工作，清清楚楚，以后收入会基本按照通货膨胀上涨。我是个俗人，这个账不是没有算过。



本来我也有幻想过，钱少没关系，也许至少这工作强度要小吧，毕竟是公益组织，折算成小时工资可能就不差那么多了。不过上任后发现事情比原来只多不少，而且从重要性和紧急性经常更甚，于是幻想破灭了，老实认了这个命吧。



第三，要准备带着仨小娃娃举家从加州搬回北京，空气、环境、食品安全、学校、教育等方方面面，我是个普通的妈妈，对这些问题的纠结也不是没有过。



不过话说回来这其实也不是一个困难的决定，给大家说说我为什么就这样换了工作。



在讲我为什么换工作之前，还有两个澄清要先铺垫一下。



首先要说，不是为了道德优越感。



去“公益”组织，最方便的理由，就是道德优越感吧。我自降工资，牺牲自我造福大众，多崇高啊。不过我还真从来没这么想过。在麦肯锡工作多年，我一直没有感到“厌倦”，是因为工作最吸引我的地方，也是工作的最终核心，就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而且经常是复杂的有意义的问题。只不过那个时候解决的每一个问题都是对客户产生意义。盖茨基金会工作的核心，其实也是解决问题，而且解决的是更大的、更复杂的、着眼全球的问题。



我和比尔·盖茨“面试”的时候，他说，自己开始关注生意以外的事情之后，发现“The amount of vacuum you walk into on globally important critical issues are simply massive（在解决全球维度至关重要的问题上，存在的空白是巨大的）”。很多这类问题，看上去和我们的生活很远，但其实是我们生活的基石，比方说粮食供应，比方说重大传染性疾病。他提到当年疟疾的研究经费，几乎全来自美国军方（因为越战的原因）。后来军方决定不需要继续支持了，所有的经费来源马上就断流了。但这个疾病照样还在肆虐，谁来继续支持对抗它的努力？私营企业吗？没有足够利润，没有企业愿意做。政府吗？是哪国政府呢？疟疾肆虐的国家基本上都是穷国，而且是很多国家，到底哪个政府该做？而且就算能拿得出钱来，这些国家也缺乏做新药研发的科研能力。那谁来做这个事情？政府有局限，疾病无国界。所以对抗一种疾病，不仅是一个科研问题，更涉及到国家间的合作机制、政治协调、筹资机制等等各个方面。其实如果能走到科研问题这一步，说明很多大问题都已经解决了。



这里也借机简单介绍一下盖茨基金会。基金会成立于2000年，总资产400亿美金左右。基金会的核心价值观是所有生命价值平等，在全球范围内主要关注落后国家的健康/公共卫生和极度贫困问题。基金会的核心工作理念是催化式慈善，即利用基金会资源，撬动广泛的合作伙伴关系，投资于政府和企业无法负担却又能产生巨大影响的解决方案。



所以说到底，能够以一个管理者的身份参与解决这些在全球层面复杂而重要的问题，是我的“鸡血”。我们生活的世界充满了需要解决的问题，特别是未来的世界。在“吓尿指数”不断减小的世界里，有太多的未知，也有太多的机会创新和改变。世界一天比一天更精彩，但新的问题也层出不穷；一方面问题越来越复杂，但另一方面随着技术、观念的进步，解决复杂问题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



另外，说到“解决问题”，我其实也没有另一种优越感——觉得盖茨基金会解决的大问题和别的大问题相比更牛掰。



人工智能、新能源、新药研发、医疗服务、移动互联网、Uber everything，等等等等，每个题目都有无数的振奋点和各种创新的可能。私营领域的创业者们和投资人们，在以他们的形式改变世界。政府领域也是同样。而且任何一件事，要做好，都是靠实践者匠人的态度和多年的耕耘实现的。



我们现在媒体里有一种文风，我不喜欢，就是什么都要比一个“高下”，xx最牛,xx更牛，xx真女神，好像什么都要比一比，谁比谁牛，哪个真牛哪个假牛。你说是在互联网领域做一个有眼光的天使投资人牛，还是研发一个新药牛，还是一个企业吭哧吭哧做了N年让中国一个疫苗进入国际市场牛？我说，都牛。



所以我换工作，也并不是因为盖茨基金会做的事“更牛”。但的确和盖茨基金会的特殊性有关，下面会讲到。



那为什么要换？



非常诚实地讲，第一，不是上面那些“鸡血”，（或者说“鸡血”是必要非充分条件）而是际遇。



我们另外一种文风，就是对相对比较资深的人换工作的描述，都爱用武侠风范，还经常杀气十足，xx接管xx掌门，xx空降xx，xx杀进xx，吹得玄玄乎乎，我也非常不喜欢。实际上，每一个人换工作，都是在个人层面上的“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



由于工作的关系，我有幸从2009年开始就和盖茨基金会有接触，从工作到个人层面，对基金会都有一定的了解。也因为这种了解，我对这个工作没有什么YY，我知道机会在哪里，困难在哪里；知道我能做什么，需要学什么、补什么。有这个比较全面的了解，是我做这个决定的基础。这里也给各位考虑换工作的朋友们一个建议，就是别用武侠风把自己忽悠了，客观地去考虑一个工作的需求、前景、和自己的两把刷子。



第二，是觉得对自己来讲，做这个工作能够发挥比别的工作更大的作用。



虽然对盖茨基金会解决的问题我没有优越感，但从问题的复杂性和解决问题的人的质和量的比例来讲，这的确是一个很“落后”的领域。所以我自己觉得做这个工作，能起到的推动作用，比其他的工作也许会大一点。



我们人类的社会，就是由三个领域组成：私营领域（盈利性企业），公共领域（政府和政府举办的组织），和社会领域（所有其他）。各个领域都有能解决和不能解决的问题，有擅长和不擅长的方面。而这三个领域里，私营领域和公共领域，都有相对比较成熟的“职业路径”，社会领域相比之下就散乱很多。人才会是这个领域发展的最大瓶颈。我虽然称不上什么了不得的人才，不过也许可以在人才方面做一些工作，而且这些推动起到的作用也许会比其他领域要大。



另外，因为我没有什么“公益”的背景，所以也希望用一种问题导向的态度来看待这个领域的工作。我在麦肯锡多年的咨询工作，如果让我学到了点儿什么，其中一条就是“对问题不能温情，对人不能冷血”。



对问题不能温情就是不要上来就谈慈善，不要道德绑架别人或自己站在道德制高点，一切的起点都是我们是要解决问题是什么？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什么人？做什么事？这需要做的事可能是公益组织主导的，可能是支持政府去做的，也可能是支持相关企业去做的。或者是完全跨界的模式——比方说PE/VC fund的社会影响和财务回报相结合的投资方式，比方说如何让职业经理人在不辞职的情况下能够有规模有组织地参与公益工作，比方说如何让互联网大数据技术在复杂社会问题里得到应用。如果我们以问题为导向，就有无限的想象空间。



社会和公益领域，尤其是在中国，其实是处于在几个层面上同时发展的状态。从最宏观的生态系统、政策、规范、监管，到中间的人才模式、信用机制、公众公益意识的发展，到微观的公益组织本身的运作模式，各个层面都处在形成期。所以能在这个时间做一些事情，可能可以推动几个层面的发展，是非常难得的机会。



第三，有机会能在一个特殊的平台上成为描绘未来的一份子。



我们这一代人见证了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崛起，看到社会方方面面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在全球层面上，今年9月份，是2000年联合国制定的为期15年的“千禧发展计划”MDG，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的结束，和下一个15年“可持续发展计划”SDG，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的开始。中国在2012年提前实现了MDG的8个大目标15个子目标中的7个（包括将极度贫困人口减半，饥饿人口减半，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降低2/3，无法获得安全用水的人口减半，艾滋病治疗的普及，进入小学、中学的学生性别平等等），是对全球实现MDG是贡献最大的国家之一（2015年的报告会在近期发布）。今后的15年，中国在全球层面的角色和作用会越来越大。明年2016年，中国将是G20的主席国。对中国来说又会是一个重要的年份。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当今的世界舞台上会以新的方式，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



盖茨基金会和联合国是重要的伙伴，基金会的很多工作，和上面的内容是紧密相关的。基金会在全球工作的三大领域：全球健康（主要是公共卫生领域），全球发展（农业、贫困和经济发展），以及政策倡导，都和MDG和SDG紧密相关。



在中国，基金会的工作一方面是支持中国加快实现自身一些重大健康和发展领域的目标和进程。如公共卫生领域结核病和艾滋病防控、控烟等；另外也希望和各界公益伙伴一起，推动中国公益行业的发展。另一方面，是致力于支持中国成为推动全球健康和发展的强有力的合作伙伴。支持中国在承担大国责任方面的意愿的达成，展现中国的实力，促进中国的公共和私营部门伙伴发挥资源、技术和政策优势，在世界范围应对卫生和发展方面的挑战。



所以，虽然过去三十年天翻地覆，但如果往前看，我觉得这个变化才刚刚开始。我不知道2030年的世界和中国会是什么样，但基金会是一个特殊的平台，能够通过资助和广泛的伙伴关系，让我们能在这样一个时间，在中国，起到一点推动作用，成为描绘这未来15年的一份子，这本身就是一件让人激动不已的事情。



综上所述，所以，我换了工作。最后假私济公，宣传一下我们办公室的公众号盖茨基金会。里面经常有比尔盖茨的文章。




*本文是李一诺发表在LinkedIn“领英洞察”栏目中的文章。



马上登录领英（www.linkedin.com），认识更多职场大咖，收获更多职场洞察。







如何做成一件事？

我最近一直在看的一本书，是Michael Singer 的“The Surrender Experiment— my journey into life's perfection”好像还没有中文版本，我暂且译作“臣服实验——我的生活探寻之旅”。



看一本讲自我成长的书而看哭，对我来说这本书是第一次。原来很多书，我看了会思考，会有感悟，看这本书，我经历了内心巨大的共鸣和情绪的起伏，经常忍不住泪水。

臣服

Michael （Mickey） Singer是1947年生人，现在健在，生活在美国佛罗里达北部。这本书是讲他自己一生的历程。外在看，他是一个极其成功的创业者和生意人，经济学硕士，在社区大学教过书，创办的第一个公司是叫“Built with Love”的建筑公司，后来是Medical Manager Corporation 的创办CEO和董事长。公司在1997年上市，99年就有超过10亿美元的估值，公司成就还载入了Smithsonian Institution的档案馆。但他职业生涯也充满跌宕起伏，他2005年由于公司财务被司法部门起诉，不停抗争，直到2010年讼方撤掉所有起诉。他还是一个畅销书作家，他早先写的The Untethered Soul 长时间高居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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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本Surrender Experiment并不是讲他事业成功的励志故事，而是讲的是这一切是怎么来的，是他内心四十多年的历程。讲他如何在二十岁出头读研究生的时候开始自我发现之旅，和半个疯子一般，住在车里和帐篷里，每天冥想。在1971年他用老爸给他存的上大学的1万5千美金（由于拿了奖学金，没花到这笔钱）买了他到现在一直居住的这块林中地，和几个大学同学一起盖房子。从1972年开始在这片林中地有每周日的冥想，并逐渐成为一个社区的行为，直到今天，四十多年没间断，这块林中地也成为了“Temple of Universe”，是世界各地在自我发现之旅上的人去冥想和沉思的地方。



他的旅途开始于对“我”的觉醒，对自己内心的恐惧的探寻。他在对“我”和“生活”，以及“世界”的关系中不停探索，从不自知到自知，从自知到对抗，从对抗到控制，从控制到放手，从放手到臣服。看这本书，你看到一个生命的痛苦、纠结、探寻、发现，和最终的绽放。这个过程，他叫做“The Surrender Experiment”，臣服实验。



他无疑是一个大师级的人物，但这一切的核心，用他的话说非常简单，是通过“放弃”“我”的偏见和喜恶，“臣服”于“生活”本身。



我第一次看哭，是那段讲他在1971年，24岁的时候开始和几个大学的朋友准备自己建那个小木屋。他那时候像流浪汉一样已经在车里住了大半年，而且他们三个人没有一个人盖过房子，唯一比较“专业”的是一个刚毕业的建筑硕士。他们本来就是想的盖一个简陋的小木屋，但那位建筑硕士毕业生画出来的图纸让他们自己吓一跳，楔形的两层楼，大落地窗，完全一个建筑作品。不过经过短暂的犹豫以后，他们还是准备做了：




“We jumped right in with the abandonment of reason that belongs only to the young hippies and crazy people”



“我们纵身一跃，全身投入，像年少轻狂的嬉皮士和疯子一样的不要理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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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lix Baumgartner 从508米高的台北101大厦顶端一跃而下。





这一句话一下子击中了我的泪点，想到我们最近做一土学校这个项目，从一开始有个疯狂的想法，到纵身一跃，全身投入。我们都远远超过了24岁的年龄，但都像“年少轻狂的嬉皮士和疯子一样不要理智”。



在盖房子的过程中，他们得到了很多帮助，其中有意思的一段是和木材厂夫妇的关系。因为穷，他们只能买没被处理的木材，基本上就是树锯成几段就用。几个月下来木材厂主夫妇和他们打交道，帮了不少忙。最后请他们到家里吃饭。他们美坏了，因为这是这帮嬉皮士是大半年头一次到房子里吃饭，之前都是在林中地上用火烤东西吃。木材厂夫妇是典型的七十年代美国南部保守农民，一开始对这些留着长发的穿着拖鞋的年轻人很是冷眼相对，但他们说，“我们以前觉得你们是几个大怪人，不过现在觉得你们其实很可爱。”



他写到这段经历时说：“Somehow, deeply touching experience kept coming from the most unexpected places. ”不知道为什么，从你最预想不到的地方，会有你让深深感动的经历。



这说的也是我们这几个月的感受，做这个学校项目，得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善意和帮助。认识了很多素昧平生却一见如故，给力帮忙的朋友。



后来，他们房子盖好了，三个人之一Bobby问了一个他们以前没想过的问题，谁来铺电线？Mickey没干过，不过自告奋勇了。然后Bobby扔给他一本大学某一堂课的课本就走了。




His confidence in my ability to do the entire electrical system for the house rather astounded me. But if he thought I could do it, then I could – then I did. A great spiritual teacher once said,“Every day bite off more than you can chew, and chew it. ”Life was teaching me some very important lessons.



他对竟然有信心，我可以把整个房子的电线搞定，这种信心够让人掉下巴的。不过如果他觉得我行，我也许就行。一个大师说过，“每天咬下比你能嚼的大一点的一口，然后，嚼”。生活在给我上重要的一课。





回到我们自己，也经常感觉像那个拿着教科书铺电线的嬉皮士。



学校项目，小到报名表格，大到课程知识体系，都从头学来。不过得益于上面提到的那些从各个方向来的帮助，我们也每天咬大一点的一口。



记得有一次团队上为了一个什么难度大的事找不到方法，不知道谁说了一句，今天找不到，明天就找到了。结果果然，第二天就神奇的有了解决方法。从我们下定决心做这件事的3月14号，到今天刚好50天。我们有了学校合作方，有了场地，有了招生许可，有了中方校长，外方校长，见了中国基础教育创新里的N多大拿和美国教育创新里领军人物和实践者，得到中文、数学、儿童心理、体能等等专业领域专家以及好几位优秀的公立和私立学校校长的直接帮助。我自己也是，从最开始完全是个教育的外行，到现在可以听懂很多教育术语，还可以偶尔分享观点了。



学校收到了100多个家庭的报名，我们上周开始了家长面试，我们团队开玩笑说，家长来了，咱可是玩儿真的了哈。



这次面试，好像是铺上了第一条真的“电线”。

如何做成一件事

现在回到正题，如何做成一件事。我们一般的叙事模式，做成一件事，是因为做事的人有眼光、有魄力、有能力、有资源、有领导力。这些也许都对，但又都不是根本。这种叙事模式的假设，是“我”很重要，因为“我”这件事才能做成。



做成一件事，其实首先因为这件事是一件对的事，所以如果不是甲做，也会有乙做。不是我做，也会有别人来做。我们如果有机会做这件事，是因为我们恰巧在某个时间某个情境碰到了这个机会，来成为做成这件事的“工具”。那我们能做的，不是觉得自己是救世主，而是就是把自己这个“工具”不断“变的更好”。把这件事做成。



这本书讲的“surrender”就是这个意思，是“臣服”。在这一点上，东西方的智慧是一样的，东方的表述，就是“无我”。




Surrender - what an amazingly powerful word. It often engenders the thought of weakness and cowardice. In my case, it required all the strength I had to be brave enough to follow the invisible into the unknown. And that is exactly what I was doing. It's not that surrender gave me clarity about where I was going – I had no idea where it would lead me. But surrender did give me clarity in one essential area: my personal preferences of like and dislike were not going to guide my life. By surrendering the hold those powerful forces had on me, I was allowing my life to be guided by a much more powerful force, life itself.



臣服，一个多么有力的词！它经常让人联想到懦弱和胆小，但对我来说，臣服需要我付出所有的力量，让我足够勇敢，能跟随看不到的路径进入未知。这就是我做的。臣服并没有让我清晰地看到路，事实上，我对要去哪里一无所知。但是臣服在一个核心的问题上让我清晰：那就是我个人的偏爱好恶不会指导我的生活方向，我主动地允许我的生活被一个强有力得多的力量所指导，那就是生活本身。





回想我们办学校，引起这么大的共鸣和传播，并不是因为我李一诺多么有眼光，是因为这样的教育理想在很多人的心里。我只是把它表述了出来，让很多人看到了而已。一旦被看到了，很多事就自然地发生了，很多资源和帮助就来了。我们就让“生活”本身在引导我们了。



“无我”之后，就是“无为”。这也许听起来很矛盾，不过下面这句话，就是对“无为”一个西方版本的非常到位的诠释：



[image: ]





没有要做的决定，有的是你和你面前的事的交互。认为“我”要去做“决定”，是因为“我”有各种牵挂、欲望、和恐惧。唯一能帮我们的，是“放下、释怀”，如果你能放下自己的这些欲望和恐惧，那就没有什么“决定”需要做，剩下的只是生活本身。




这就是“无为”的意义吧。



所以有人问我，有没有信心能做成学校这件事，我说一定能。但这不是因为我对自己的能力充满信心，而是因为这是一件对的事，所以做成也不会是靠我李一诺一个人的能力，而是所有认同这个教育理想的人共同的智慧和努力。有了这些智慧和努力，这件事不可能做不成，不是么。所以我们的“无为”会是成就这件事的深层原因之一。



希望我写的不是太玄，大家能看得懂，有共鸣，我们一起做到“无我”把自己作为工具，做成这件事。




*本文是李一诺发表在LinkedIn“领英洞察”栏目中的文章。



马上登录领英（www.linkedin.com），认识更多职场大咖，收获更多职场洞察。







有这么一群中国人……

前几天我在西雅图，开完会，疲惫不堪。



这几天的主要工作是在基金会总部中国战略“过会”。和团队一起，继续讲“中国故事”的征程 ——推动基金会在中国做更多更难更有意义的事。



真的是征程。

美国大选将近，中国到处被提到，全是负面的。

在这个背景下做工作，要给同事们讲，真实的中国，和你们在媒体里看到的是不一样的。如果基金会的目标是希望在全球，特别是非洲实现减贫和卫生目标，中国是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中国已经是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贸易额是美国或者欧洲的三倍多）。去年的中非合作论坛，今年的G20，中国在负责任大国的道路上步伐稳健。但中国也有巨大的贫困问题的挑战，基金会在中国也能做有意义的工作。



但对很多没在中国工作过的美国同事，这经常是很矛盾的：中国人买了西雅图这么多房子，一点不缺钱，为什么要我们给钱做扶贫？中国在非洲攫取资源，为什么要帮中国？



这些观点当然经不起推敲：买房子的人的钱，在中国也不会去解决贫困问题；“攫取资源”是缺乏对真实情况的了解而做的站在道德制高点的假设。但大部分人不是这么思考的，所以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是被大多数民众买账的。

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路，是个征程。

开完这两天的会，心情很复杂。



一方面的确有些成绩，另一方面也感觉到在有些问题上，胸闷得很。



我从去年入职这份工作开始，很快就意识到核心任务之一，就是“讲故事”，是如何用外国人听得懂，愿意听的方式讲中国，从而推动中国团队和总部更多团队的合作，在中国做事情。中国人讲中国，和给老外讲中国，完全是两回事儿。这不仅是中文英文的问题，背后是思维方式的不同，再背后是价值观的不同。所以这是一个多层面上的挑战。



去年我入职之前，某基金会高层领导在全体员工大会上和比尔盖茨公开争论，不同意盖茨对中国重要性的认识。搞得基金会上上下下都谈中国色变。我一入职，听到的就是大家对中国工作的各种脑残评论、担心和压力。



怎么办？做工作。写东西，让大家了解真实的中国。讲中国，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安排他们尊敬的人讲。看中国，到中国来，见海归科学家，见各路的优秀人才，见政府合作伙伴，看中国的成绩。在西雅图组织中国周，请了中国和外国的在中国有一手经验的专家、科学家、智库成员，用大家听得懂的话，讲中国，讲中国自己的挑战，和对世界的贡献。



如此以往，终于在大半年以后，又一次公开场合，此高管讲自己对中国意见的大改观。当时听了那句话，竟忍不住泪奔，团队太不容易，成果来之不易。



虽然当时觉得成果大大的，但现在一年过去，发现很多偏见又卷土重来，来自新来的同事，或者老同事对新问题的看法。无奈天天都有西方的各种专家，各种貌似聪明地，对中国进行铺天盖地的评论，我们对面的“敌人”太强大。



举个例子。最近CFDA（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改革，CFDA做了一个有勇气有智慧的政策举动。中国有大量临床试验申请的堆积，一方面处理起来会花费大量的人力和资源，另一方面，大家也都心知肚明，很多申请材料里面有数据造假。CFDA提出了一个天才的做法，让已经申请在排队的企业“自查”，如果觉得数据有问题或不规范，可以在规定时间内主动撤回。凡是撤回的，既往不咎。没有撤回的，将接受监管部门的核查，查出有作假的，将给予严重的处罚。结果呢？80%左右的申请主动撤回。从这件事上，不得不佩服CFDA领导的勇气和智慧。这当然也反映了中国制药企业，特别是大量仿制药领域存在的乱象。不过CFDA这一举动，既让问题真实呈现，也没有耗费过多的监管力量，让大量问题/工作自己消失，而且还给予主动撤回申请的企业改过自新的机会，待重新完成真实规范的临床后，还可以递交申请。



去年我们也促成基金会和北京市政府的合作，在清华落地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这是基金会历史上头一次共同投资做一个实体的研究中心。研发中心落在中国，也是有里程碑意义的，希望能利用中国不断增强的研发能力，做全球健康方面（结核病，疟疾等被忽视的病）的药物研发。对中国来说，通过研发中心引进国外先进的药物筛选和研发技术，是双赢的。



不过CFDA这条新闻，被大多数西方专家的解读，竟然是，我的妈呀，中国太乱了，竟然80%是假的。你们盖茨基金会在中国做新药研发，疯了么？有个加拿大名博主写的博客题目叫“Eyes wide open”睁大你的眼睛，意思说到中国去要小心被骗。还特别转发给基金会多位同事。（注：Eyes Wide Open 也是一部电影的名字，汤姆克鲁斯和妮可基德曼主演，尺度不小。也有同名的流行歌曲，可见哪里都有标题党啊）



我看了也各种无语，如果中国CFDA没做这件事，你就不会有这篇文章了，在那种情况下，中国新药研发环境是更好，还是更糟呢（……事实上，美国发展到今天，也是经历了仿制药丑闻、数据造假的阶段，完善监管后才整体步入真实规范。）



另外中国CFDA是1998年才成立的，正是因为中国医药领域的迅速发展，才显得监管成了滞后。CFDA的举措，是促进行业发展，淘汰劣币。非洲倒是没有这种“丑闻”，你到非洲去倒是不用"eyes wide open", 因为这个产业根本不存在（拿工业化程度较高的肯尼亚来说，制药业只能满足本国用药的20-30%，产业只是一个起步状态）。没发展，你去么？



另外你知道中国的科研，在过去10年全球的一流期刊的文章，增长了六倍。中国新药研发，因为大量海归人才，过去十年从无到有。当然中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中国的发展速度也是惊人的，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这个角度想过么？



但这种声音，在西方是很少听见的。

美国“缺”了什么？

从这一点上看，美国也挺可悲的。每天教育里讲思辨，讲critical thinking，讲balanced view，但在对中国问题上，近乎完全缺失。西方媒体上每一个对中国的指责，几乎都可以拿来用作critical thinking缺失的典型教案。



我一直想写一篇英文文章，作为我Get Smart on China系列之一，题目Is the American Education missing the China Component 答案当然是确定的YES。



去年11月比尔盖茨来中国，和中国办公室的成员有一个难得的闭门交流时间。有同事问，您是基金会对中国工作的最大的支持者，您为什么这么了解中国的潜力。他一笑，说我哪是了解中国，我只能说是比平均水平的美国人了解中国多。我们的问题是平均水平太低了，我好像成了专家。很多美国人由于不了解，做简单错误的判断。“要知道，中国上不了Facebook，不等于中国不能创新，这是两码事。”



这种“常识”在西方成了稀缺的观点。如果说比尔盖茨“牛”，就是能在大事情上有客观全面的解读。但这个，就是在美国的“精英阶层”里，也成了少见的特质。所以我觉得虽然我们在中国似乎各种推崇美国教育，但美国教育致命的问题，就是缺乏global competence。美国全国人民往里看，就关心自己那点事。虽然很多学校每天在讲世界公民，但大部分都是肤浅的学外语（主要是西班语）+教育旅游+到非洲一游，照一些照片而已。这么多年，也没有见哪个国家因为美国人民的“国际主义”而得到真正的发展，倒是支持了很多学生写了漂亮的申请材料拿着“全球公民”的光环进了名校。



如果真讲“全球问题”，不管喜欢不喜欢，未来几十年，世界关系中唯一重要的两个大国，就是中国和美国。美国受良好教育的阶层对中国的看法如此片面，带了各种居高临下充满优越感的“解读”，是一件对世界，更是对美国来说非常危险的事情（没受过良好教育的阶层就更不必说了，对中国的了解，如果有，不会超过功夫、中餐和熊猫）。了解中国，是为美国自己好，如果不能正确地理解中国，美国有可能变成一个在世界上越来越不相干的国家。



每天在做这种工作的，不只是我一个人，几乎所有的跨国企业里，很多国际组织里，都有这些人。因为大家都在不同的组织里，从不同的角度，受着同样的西方语境大环境的压力。



这么一群人，相信都有和我类似的一些经历。有时候开完这些会，有种自大的，自己背负着一个大国家在后面的感觉。中国沉重的历史，复杂的现在，有希望也有挑战的未来，要在自己的话里和数据里传达，而且能被理解和接受，从而推动工作。



但做这些工作的人也还是太少。



在硅谷某大型互联网公司的“中国策略组”里，居然大部分成员都不是中国人，不了解中国。需要有中国的同事去发一些声音。



我自己在硅谷工作生活过。硅谷所有公司里，都不缺中国人，而且不少都是北大清华中科大的精英。但是这里的另一种可悲，是这些大部分中国精英，在这些世界一流的公司里，身份只是“工程师”。一个多面的人，有丰富情感，文化身份和历史沉淀的人，只是在写代码。由于身份、签证、工作绩效考核这些限制和压力，大部分中国人在这里是没有cultural identity （文化身份），没有任何声音的“码农”。在现在美国颇有些可笑的大环境里，顶多是作为“亚裔”，为需要被标榜的"diversity（种族多样性）"肤浅地加一点分而已。



美国有适合中产阶级生活的社会环境，但留在美国，孩子长大，从族群上来说，在可预见的将来很多年，华裔顶多还是一个“优秀沉默的少数族裔”而已。个人层面会有很多优秀的人，但在一个国家社会的整体背景下，会被淹没在美国各种政治潮流的洪流里，成为一个可忽视的噪音。一个很灰暗，不过我觉得会是现实的前景。

教育，可能的出路？

在基金会的工作之外，我为什么想做教育，而且不仅在中国做，也希望在西方世界做。在中国希望我们自己的下一代能做到Truly Chinese, truly global, 能够内心充盈，不在应试的指挥棒下刷题长大，能够是真正实现人生价值的一代。在美国和西方世界，希望能有更多的下一代公民能更客观全面地了解中国，有真正意义的global competency。



但这个任务好大好大，夜深人静的时候，经常觉得自己蚍蜉撼树，我是谁？一介草民而已，自不量力，做了好大的梦，有点勇敢的可笑。



我也在苏世民项目的学术顾问委员会上，非常赞同苏世民先生的眼光。不过过去的大半年，因为我们也在自己办小学校，也是对比特别强烈的大半年。



一方面参加了一些苏世民项目的筹备会，筹款四亿多美金，世界各地名牌大学白发苍苍的校长专家，高大上的筹备会。一方面也是一土学校筹办期，辗转各种咖啡馆办公，出去谈事，谈合作，没钱没人，就有一个大vision，我们几个开玩笑，经常有“女传销”的即视感。我记得那天在高大上的清华主楼会议厅开苏世民项目会的间歇，在我们一土工作微信群，讨论怎么能不花钱拿到资源，瞬间有穿越的感觉。



不过苏世民也是个人的钱，是慈善家和企业的捐款，也是难得的创新，有眼光，很不易。



我想我们有什么，没有特权，也没有什么金钱。有的，无非是一些经历，一些对世界，对未来的看法，一些信念。



我们需要钱吗，当然，但现在的所谓教育投资圈做的、投的基本都是在我看来和教育本质相反的事。因为作为投资项目，要上规模，要快。最容易上规模的方式，就是标准化。某个在国内领先的线下培训机构工作过的朋友这样说：




“这些培训机构是上一个十年教育市场经济的产物，课外培训过于追求结果，对孩子的成长过程是忽略的。我们自己老师的孩子上了半年，后来果断不上了，说他不喜欢把数学归结成模型给孩子，看到孩子为了追求几张积分卡做题，他觉得动机不对……但我们内部业务干部在做产品设计的时候，体系交给你的标准讨论都是关注目标，投其所好，关注怎么让孩子觉得好玩，并不关注人性成长和内心关怀的情感设计。所以这是上一代的教育，标准化的课程。”



“但标准化课程加好的运营，就是印钞机。”





因为有大量的家长，由于焦虑和孩子的“胜出”忙不迭地去送钱。



印钞机的企业，当然被投资机构趋之若鹜。所以这种投资机构（是投资机构里的90%以上）我不想碰。



一土做的个性化理念，和上面这些培训机构根本上是相反的。



一土要挣钱么，要，因为否则是不可持续的。我觉得参与一土的人，也应该得到有竞争力的收入。有人要给一土钱么？有，今年有家长希望给50万的学费进来。优秀的教育资源永远是稀缺的。但赚钱是首要目的么？不是。



这是为什么我们做一土终身学习者社区，一方面希望有类似理解的人能找到彼此，另一方面也是通过大家的会费，为学校项目的发展提供一部分资金。让我们在发展的初期，不必受这90%的投资机构的干扰。也给我们一土的同事们相对体面的工资，让这星星之火，能燃烧起来。



如果你愿意支持这个星星之火，希望你能加入一土终身学习者社区。希望你觉得是对自己的一笔有价值的投资。



如果你认同我们的理念，也能在中国或者国外帮到我们，也希望你加入社区找我们。有很多朋友在问我们开分校的事情，我们也会在近期有一些计划和大家沟通。




中国的世界之路，是征程，路途遥远而坎坷，但要走。



教育的探寻之旅，是征程，希望因为有你们，这星星之火，不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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